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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泉诗韵●

母亲执针，是我印象中一幅美丽的画面：
细小的钢针捏在她左手的拇指和食指之间，右
手熟练地向上拉着线头，随着线团的转动，线
在她手里慢悠悠地舒展开来。在她高低不等
的双手之间是一条长长的细线，而细线的背后
是母亲微微倾斜着的侧颜，在灯光的映衬下，
静美柔和。

只是，这样温馨的场景，在我年幼时并不
多见。偶见的几次，是在弟弟开学的时候，母
亲为他加固书包肩带或者新衣服的纽扣，又或
者是弟弟顽皮将衣服弄破时，母亲在缝补的基
础上还能绣一些新奇的图案来遮盖住，叫人再
看不出破绽。

母亲是个裁缝，有一手好的针线功夫，
裁、剪、纳、缝、补、绣，无所不会。她的针脚很
细密，也很有特色，她喜欢用“V”形或者“H”
形的针法，美观又牢固。只是，她的这些针线
功夫，很少看见她用在我的身上。所以，我时
常会故意使劲地拉拽弟弟的书包带，却从来
没有让它们断裂过，这让我原本失衡的心变
得更加沮丧。

我这份嫉妒之心，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变
愈烈，以致于我在年少的叛逆期内，都不愿多
搭理母亲，甚至处处与她唱反调。

二零零八年，正读高二的我与母亲因为是
否在校住宿问题，发生了争执。母亲终究是执
拗不过我，让父亲为我寻了一处带着外院的小
房子。在那个敏感的年纪里，只当母亲是因为
怕照顾我，才执意让我住在校内，好让她能专
心照顾读初中的弟弟。所以，与母亲争吵过
后，我将租住房间的锁更换了。

这年的冬天来得气势汹汹。那一整日，天
空都是昏黄的。下午气温开始骤降，晚自习
时，肆虐的雪花便夹带着雨水扬扬洒洒地下了

起来，落地就成了冰。放学的路上，凛冽的寒
风像刀一样刮着人的脸。夜晚的空气又冷又
湿，路上的行人都缩着脖子，拉紧衣服的领口，
低头艰难地抵御着寒风。

待我走到外院时，就看见我的房门口瑟缩
着一个熟悉的人影，她双手一直在互相搓揉着，
是母亲！我的心一惊，手里紧紧握着钥匙，脸颊
开始变得滚烫起来，手心竟然开始微微出汗。
见我走来，她便冲着双手哈了一口热气：“什么
时候换的锁？给你做了双棉鞋送来。”她的声音
还有些沙哑。我慌张地拿钥匙开门，但也不知
是什么原因，怎么也对不准钥匙孔。捣弄了半
天，我竟然蹲在地上就哭了起来。

母亲开门拉我进了房间，倒了半盆热水，一
边搓着毛巾一边喃喃地说：“妈的意思是觉得你
一个女孩子住在外面，到底是让我放心不下的
……”待她解释完，就将手中拧干的带着热气的
毛巾递给我，“擦擦脸，焐一下，会暖和一点。”

“来，试试妈做的这双棉鞋。据说今年流
行这个款式，我学了怪久呢。正巧赶上今天降
温，我做好了就送过来了。”随后就将她手袋里
的一双大红色的棉鞋拿了出来往我脚上套。
这是一双十分精致的棉鞋，鞋面所有的边缘都
用了细细的棕色布条包了边儿，鞋窝里是细细
软软的绒毛，将我的脚包裹得严严实实，十分
暖和。仔细看，靠脚踝的左右两边还绣着两朵
棕色的小花。母亲一定花费了不少时间。我
吸了吸鼻子，欢欢喜喜地穿着新棉鞋，在屋子
里来来回回走来好几遍。

在这陌生的小房子里，母亲无私的爱融化
了我心里固执的坚冰。

转眼十来年过去了，我们一家人穿的家居
鞋，一直都是母亲做好送来的。那匀称细密的
针脚，将母爱缝得密不透风。

藏在针脚里的爱
□丁明月

保持阳光的温度,紧握暖暖的手心,只为
给那孤独的蒲公英一丝丝暖意。

——题 记
乡间稻田随处可见的是白茫茫一片，没

有过多的色彩渲染，柔柔的,软软的,微风徐
来，它们也跟着风的脚步自由自在地舞动着,
似乎没有任何约束与烦恼。但风停之后，它
们落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再没有往日的热闹，
只留下了无尽的寂静与孤独。

在白茫茫的背后又是一片黑色，黑色中
隐藏着一户瓦式结构的老房子，一个黑瘦的
身影在屋内不停地穿梭着，他似乎在忙着做
什么。

“叔叔阿姨好！”乡间随处可以听见他爽
朗的问候声。

多少次，他与周围人相遇中从不会缺乏
礼貌问候，这也让他不免得到了很多的称赞，
但称赞中又不免带着少许的心疼，因为父母
的外出，他时常被寄养在不同亲戚家里，而有
时他也独自一人生活老房子里。

这几天他总是站在路口徘徊，似乎在等
待着什么，但等着等着又神情暗淡的归去，回
到那个空荡的屋子，在冰冷的床上辗转反侧，

终于在某一刻才安然入睡。
某一天，突然家里传来熟悉的声音打破

了这一片沉寂。
“爸爸妈妈，你们回来啦”。
一个背着书包黑瘦的身影飞速朝着敞开

的大门奔去，一头栽进温暖的怀抱，父母也难
掩脸上的喜悦,随后忙拉着他进里屋,将大包
的糖果塞在他的怀里，这一刻他体会到了无
比的甜。到了晚上这一片黑寂终于变得灯火
通明，似乎灯光所至都是温暖的，而小男孩也
是温暖的。

第二天，小男孩一如既往地问候来往的
人，只不过这一次他的问候后面都会有一句

“我的爸爸妈妈回来啦”。
此刻他巴不得向全世界宣告这个好消

息，他那脸庞露出笑容，是比以往都要灿烂的
笑容。

伴随着日暮降临，美丽的夕阳却呈现
了复杂多变的样子，它背后似乎隐藏着万
千思绪。餐桌上菜肴也变了，虽然只是比
平时多了一个菜，但是由于父母归来却显
得那么的丰富，味道也变得那么美味，小男
孩心想如果时间能够定格在这一刻该有多

好呀。
时间总是这么执着，始终一刻不停的走

着。那一片黑色瓦房里的灯光也一直这么亮
着，早已睡下的小男孩被不断的说话声吵醒，
隐约听着母亲的声音。

“我想待在孩子的身边……”母亲啜泣地
说着。

父亲狠狠抽了一口烟，眉头紧锁着却不
说话。

从父亲的神态中，他似乎明白了什么，心
中也暗暗下定了某种决心，然后他又回到床
上思索着慢慢等待着白天的到来。

终于天亮了，父母早早地做好了早饭，一
家人其乐融融地围在桌旁，小男孩酝酿了很
久，想要说点什么，但每次话到嘴边又犹豫
了，最后他还是说了一句。

“爸爸妈妈，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这样的一句话让父母顿时红了眼眶，他

们心中既心疼着儿子，又无奈家庭的困难不
得不做出离开孩子外出的选择。

其实小男孩也早已习惯这样的生活，虽
然心中有千万的不舍，但是他必须做出抉择
不能让父母为难。

那一刻还是到来了，在白茫茫的世界中
夹杂着一丝红色，那是国旗的红，红领巾的
红，更是眼眶里的红，那幼小的身子在这微风
吹动之下仿佛要摇摇欲坠，但他依然坚持站
在风口之处，强忍着不让泪水掉落，痴痴望着
远方，久久不愿离去，直到远方的背影消失
了，他才敢哭出声来，此时他的眼泪已经将那
片红色浸透了，而蒲公英夹杂着泪珠也飘向
了远方。终于还是离去了，他单薄的身影，娇
小的身材，在这白色的天地中缓缓行走，给人
一种说不出的落寞和孤独。

这一刻眼角的泪珠留下，他在啜泣声中
醒来，与父母离别的场景就这样在他梦里一
次次的重复着，而梦里与父母团聚的那一幕，
成为了他内心仅存的温暖画面。

现实的所迫让他像那独自生活在路边
的蒲公英，对于那些生长在花盆中被主人悉
心呵护的名贵花种而言，他没有鲜艳的颜
色，从而显得那么不起眼。蒲公英寓意着自
由，这似乎也成为了他唯一的优势。但是他
何尝不羡慕那种呵护，但是无奈最终他还是
生活在这片乡间像蒲公英一样“自由而孤
独”的人。

孤独的蒲公英
□何 昆

□石泽丰

时间把我从站台推进车厢
带着心愿。多好的向往
还有一阵风，没有
拽住动车的尾巴

准时出发。这是留恋的盲点
如果汪伦还在。站台上
李白又会以另一首诗
打破隔世的壁垒

窗外，风景快速逃奔
近处，只有流水般的线条占领视野
好在远方，一座山或一条河流
总能停留那么几秒
为你到达终点
在做一点心理上的准备

摆渡人

视线纠着日光和埠头
人随船去而复返
像慢镜头下的一根梭子
总在不停地寻找
水涨船高的因果关系

我不明白——
要往返多少次
才能织出人生坦途
岁月老了，船也老了
风依旧没有译出水的箴言

摆渡人，拎起竹篙
在点离埠头的同时
也总想从一处着力点上
点上一点
属于自己的人生写意

动车记
（外一首）

□秦 骏

在来安的低处，看得见山
在来安的高处，看得见水
山川交汇，唇齿相依
近者悦、远者来，来者皆安

几番花信风，数点笼丝雨
当杏花、桃花、棠梨花次第开放的时候
那些贫穷的种子，注定在这绵绵春雨中遁去

“三送”的号角愈发明媚，最美声音直抵人心
将原野的黎明叫醒，引领她走向稳健和成熟

那一个个敞亮的大棚，也在这个季节生出了翅膀
喧闹的小鸟，簇拥在阳光下
一会儿从这个枝头，飞蹿到另一个枝头，追逐着
昔日土了掉渣的山茶、葛根粉、“老白干”
大大方方地落定城里人的杯里盏里
攥紧“金钥匙”，山乡人不止只会手心冒汗
更有了打开富裕之门的底气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这是一方热土，“食草者”的天堂
脱贫趁年华，下沉到村组
这铜质的信念，掷地有声的誓言
从零的起点，矫健的身姿
擦亮了山村的日暮和清晨
自带干粮，自带茶水，一户一户
摸底、排查、筛选，登记造册，资料完备
送资金、送种苗、送技术
忙完了东家忙西家，风里来雨里去

扶贫先扶志，治穷要治根
脚下既有荆棘、磐石，也有绿意蓬勃
忙碌的身影，瘦了一圈又一圈
黝黑的臂膀，诠释了担当与坚韧

半坡的羊，半坡的牛
满山沟的葡萄，满山岗的蔬菜
像一面面驰骋飘扬的旗帜
精准扶贫的大船，千帆竞发
连同扶贫队员的歌声
跌宕起伏，冲出山坳
誓把贫瘠和荒芜赶跑
给果农、养殖户、种植户带来丰收和喜悦
穷根断、乡民赞，撸起袖子加油干
幸福的小康之路，在脚下绵延伸展
群峰欢腾，山乡在祖国的版图上跃马扬鞭

山乡最美的气质

本版责编：张 瑜
Email:qingliuwenxue@126.com

东山云林 单玉清/绘

●菱溪物语●

●灵湫微言●

工作二十年了，既没有资格到香港、澳门
长长见识，也没有那种经商客户游览祖国山
川河流的大好机会。生活中购买一些贵重物
品只有到定城去。因为频繁来往于乡镇，到
定城也是我生活的主要部分。这几年由于生
活所需，我也在定城买了房子，算是第三次走
进了定城。

三十年前我们乡镇的初中毕业生必须到
县城参加中考，老师用一大客车把我们这些
学生拉到南门大转盘，这是我第一次坐客车，
也是我第一次进定城。

由于路途遥远加上路况差，我们几个学
生晕车，下车便呕吐。别的同学由于受不了
这些呕吐物的气味，纷纷离开。老师大概担
心那些调皮的学生走失，认为我们几个斯文
的不会闯祸，也没发现我们呕吐的尴尬，于是
带着其他同学向目的地走去。当我们从晕车
那疲惫不堪的状态中苏醒过来时，发现就我
们几人蹲在那里。我们不知去向，有人说向
东走，有人说向西走，我则认为向北走。因为
整个县城仅有这条路宽，两边都是大楼。我

们几人手紧紧拉着欣赏着两边的“风景”，我
们忘记了找不到队伍的窘迫，好奇地看着这
么多人，这么多车，这么高的大楼……心里默
默地赞叹，大城市真好！这条路大概是我们
的老师向我们宣讲的定远最繁华的地段——
新大街。我们疯傻地向北方小步跑去。哦！
老师和同学都在那儿等我们，我胆怯地向老
师解释我们失踪的原因，老师并没责怪我们，
而是问我们晕车的感觉好了没有。现在回
想，老师当时是同情我们这群乡下孩子没有
出过远门，包容了我们不遵守纪律的错误。
老师将我们排成队，带到水利局招待所。
哇！中午，我们十人围成一桌，吃着米粉蒸五
花肉、红烧鱼……西红柿鸡蛋汤放在大铁桶
中不受限制地吃。同学们个个狼吞虎咽，吃
着在家里没吃过的这味道。晚上两人一张草
席睡在水泥地上。我们兴奋地没有睡意，在
这里有吃有喝有地方睡，忘记了明天参加中
考的紧张，最终我也稀里糊涂地考进了高
中。懵懂的年龄真是快乐的！

走进了高中，面对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大

家无心交流，无心贪玩，因为两年后将面临高
考，每班只能考取3至4人，这意味着其他同
学要回家种田。当时人们没有出门打工的观
念，因而就业机会很少。我们成天只是埋头
学习，最终我还是到定远一中重读，这也是我
第二次走进县城。

这一年因为种种原因，我曾三次搬迁：原
先在南门大桥粮油二店后面一排小草房里表
姐家住，后和同学在新大街北大桥西岸他哥家
一间小瓦房住，最后住在二中对面堂哥家三间
小草房里。因房子常年无人居住，老鼠长得像
刚出世的小猫，睁着眼睛瞅着我这不速之客，
令我发怵！临近高考，食堂也停业了，我只有
到街上买吃。每天晚上下自习我一股劲从这
乌黑胡同钻进那乌黑胡同，一念往前走。冰雪
覆盖地上的夜晚，只听我的脚咔嚓咔嚓地在雪
地上行走，路在雪的映衬下，无边无际，使人充
满惆怅。尽管该吃的苦也吃了，不该玩的也没
玩，但我还是没能走进大学的门槛。

工作十六年后，儿子需到城里读书，不得
不东凑西拼来到城里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这

也算是我第三次到定城了。每到周末回到城
里，早晨趁着空气新鲜可到大菜市场买到各种
蔬菜，吃到各地生长的水果；学校操场上和广
场上人们在做各种健身运动；小吃部有蒸的炒
的炸的各种花样食品；晚上可散步到花园湖享
受这里有山有水的幽静；城北水库开阔的胸
襟，工业园区四通八达宽阔水泥马路任你劲
跑，工作一周的疲劳到这里可尽情释放！

三十年里，三进定城，我已从一个天真的
少年成为一位不惑之年的男子汉。定城也从
到处都是破旧的小瓦房变成栋栋高楼大厦。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窄窄小巷变成花
草树木茂盛、水泥路通到家门前的生活小
区。从乡下参加中考的孩子们住在有空调的
宾馆里，厨师为他们做了益脑的美味佳肴。
读高中的孩子们大多有家长陪读或住学生公
寓，这些孩子都有良好的学习和成长环境。

三十年了，定远已从老城区向四面发展，
一个崭新的定远新城区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屹立在皖东大地，那些破旧的房子和贫穷的
往事已成为历史的记忆。

定城的变迁
□杨学东

●清流漫谈●


